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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１９犆犛犎０４６）以及清华大学仲英青年学者项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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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指出，受齐美尔“陌生人”命题启发的“边缘人”概念，体现了形式
社会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在芝加哥学派理论中的交融，并催生了以考察个体生
命史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二十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运用生命
史的视角对三类都市陌生人（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的研究，
本文考察不同人群的新旧历程及其进入都市新生活的不同状态。研究发现，
无论是身处异国的中国洗衣工，还是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生活并沦为罪犯的中
国农民，都不能以“边缘人”抛弃乡土与家族的个体化方式进入都市生活。文
章最后尝试以帕克对“文明”的讨论来解释现代个体进入都市生活时呈现的
不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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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芝加哥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着大批外乡人来

到这个美国北部的城市：有“大迁徙”（犵狉犲犪狋犿犻犵狉犪狋犻狅狀）中来自南部的
黑人，有来自欧洲的移民，也有来自亚洲的劳工。这些异乡人的涌入深
刻地改变了芝加哥的城市形态和空间格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罗伯特·帕克生动描述了这一矛盾的现象：“在城市中，社区似乎失去
了它往日的重要性。交通与通信的发达使得个体甚至可以同时生活在
几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社区失去了原先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亲密性。
但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种族隔离持续存在，尤其是在种族歧视的社会氛
围中，这些移民和少数族裔社区的团结有增无减。”（犘犪狉犽犪狀犱犅狌狉犵犲狊狊，
１９２５：１０）不同国籍和种族的聚居区星罗棋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社会
世界，各自保留着独特的语言和社会风俗。城市成为了“由彼此接触却
无法渗透的小世界组成的马赛克画”（犘犪狉犽犪狀犱犅狌狉犵犲狊狊，１９２５：４０）。这
些聚居区在空间上生动地呈现着外乡人过往的生命历程及其原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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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与社区形态。这些离开故土来到大都市中的外乡人融入了芝加哥的
城市生活，但也意识到自己有着无法被城市生活淹没的历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正逐渐成为一个大都市，伴随着都市生
活而来的是乡村生活中前所未闻的犯罪率。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
生、潜心研究中国犯罪问题的严景耀先生发现，北平最繁华的前门外、
天桥市场、东四牌楼和东单牌楼是案件多发的区域。他在北平监狱中
结识的罪犯多住在天桥和朝阳门外的贫民窟，这些地方垃圾成山、污水
横流，居住的拥挤程度比任何其他东方城市更糟。还有一些罪犯居无
定所，常住在天桥一带的小店中，三十余人同住一屋，围着一个小煤炉
取暖。大部分罪犯是背井离乡到城市讨生活的农民。连年的战乱摧毁
了农村的社会生活，西方廉价商品破坏了农村经济，越来越多的农民卖
地进城，在大城市中无依无靠地漂泊，命若浮萍。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
来说，“犯罪不过是借以糊口的唯一出路”（严景耀，１９８６：２６）。

二十世纪初的芝加哥与北平，已经出现了北美与中国城市化过程
中经典的研究问题：种族隔离与农民进城。本文力图呈现这两个看似
并无联系的现象在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城市民族志中最初的交融与碰
撞。在早期的城市民族志作品中，离开故土来到美国大都市的少数族
裔与移民，以及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生活的中国农民，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他们都是齐美尔笔下都市中的陌生人。本文借助早期芝加哥学派
在“陌生人”基础上发展出的一个核心概念———“边缘人”，以及与此概
念相伴而生的生命史的研究视角，来串联三位芝加哥城市民族志学家
（柯莱希、肖与严景耀）对三个群体的研究（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罪
犯）的研究。三个主题迥异的研究在这一核心概念和视角下呈现有趣
的共同关切：漂泊在城市中的个体如何面对和处理自身历史与现实之
间的张力？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何种特殊的人格和秉性？在沿着这一线
索梳理三个文本时，本文还力图回答另一个问题：基于西方文明形态的
“边缘人”概念能否恰切地描述二十世纪初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以
及背井离乡来到北平却沦为罪犯的农民进入现代都市生活的状态？
二、从“陌生人”到“边缘人”
“陌生人”是齐美尔１９０８年出版的《社会学》一书中附注的一篇小

文章，其在社会学理论史上的影响却与文章的篇幅不成比例。齐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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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构建了“陌生人”这一社会学概念。陌生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
既不是“游荡者”（即今天在此明天就离开的人），也不是“外人”（即在群
体生活之外的人）；相反，他是今天在此处，明天还在此处，只是随时有
可能离开的人。他甚至较为深入地参与当地人的社会生活，然而人们
总是或多或少地察觉到与他的距离。虽然齐美尔以生活在欧洲的犹太
人的历史经验来说明“陌生人”的存在状态，但这一概念具有超越犹太
人这一具体人群的理论穿透力。简言之，这一概念描述了现代都市生
活中人的普遍的生活状态。

首先，“陌生人”这一概念突出了现代生活中潜在的自由以及未来的
不确定性。“此处讨论的‘陌生人’不若游荡者一般今日在此，明日离开，
而恰是今日在此，明日犹在此。他是‘潜在的’游荡者，因为他虽然人在
此，却来去自由。”（犛犻犿犿犲犾，１９５０：４０２）陌生人并非居无定所之人，他会逗
留在某个空间并进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但是他的未来却无法由当前的社
会群体所限定。无论他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当时当地的生活，他都没有
放弃离开与到别处生活的可能性。与他交往的人仅仅可以确定他此刻
的成员身份，却无法将他作为一直在此的同伴与其产生关联。

“陌生人”这一概念同时凸显了现代人复杂的生命历史。当地人与
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感很大程度上源于陌生人的过往———他有一段不属
于当地甚至无从可知的历史。“他并非最初就属于此群体，他带来一些
新的特质，而此种特质并不源自此群体。”（犛犻犿犿犲犾，１９５０：４０２）对于具
有自身历史和相对固定的经济功能的群体而言，犹太商人便是外来的
陌生之人，他是“无土之人”。在物理意义上，他在当地不拥有土地；在
比喻意义上，他的根基和过往并不在此。即使犹太人在市镇定居下来，
即使他与社区里的每一个人或深或浅地都存在交往，他也无法在“亲
属、地域或是职业”的意义上和当地人建立纽带。这是由于他并没有参
与当地亲属系统、地域风俗或职业分工的历史基础，他的过往在别处。
陌生人可能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但是这个群体无法覆盖他的全部———
总有一部分是“在群体之外并和它对峙的”。

这样一个过往与将来都在别处的陌生人，正是现代个体的生动隐
喻。在“社会何以可能”这篇文章中，齐美尔（犛犻犿犿犲犾，１９１０）指出，就其
本质存在而言，陌生人是在社会群体之外的人，但是这种无法被群体完
全吸纳的个体性却是普遍的。每个人都有落在群体生活之外的像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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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面向，因此，社会存在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人们认识到自己和他人
除却此刻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群体的面向之外，还有群体之外的面向。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变为陌生人的社会何以可能的
问题，而现代都市社会正是由各自拖着长长的影子的陌生人组成的社
会。陌生人并不是在天狼星上的外星人（犛犻犿犿犲犾，１９５０：４０２），他正是
我们所在的群体的成员。

二十世纪初，当芝加哥逐渐成为吸纳少数族裔与欧洲移民的“种族
熔炉”时，由帕克与布吉斯等带领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正在从注重社
会工作与社区服务的早期传统转向注重理论的社会学研究，而美国都
市中的陌生人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齐美尔的“陌生人”概
念是早期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理解外乡人生活的重要理论构架，这种
历史与未来在别处、参与社区生活却又无法完全融入的状态正是外乡
人进入芝加哥的写照。在“陌生人”的基础之上，结合对外乡人的城市
民族志研究，帕克建构了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概念———“边缘人”。

“边缘人”这一概念具有与“陌生人”不尽相同的面向。首先，它强
调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新旧经历的冲突。边缘人不仅有着不属于此地的
历史和记忆，且这段历史往往与当前的生活无法融合：边缘人生活在新
旧两种文化的边缘，其生活中充满了文化的冲突。边缘人往往来自于
传统的社区，社区原本的习俗和社会控制在与都市文化的接触中通常
会被摧毁，个体从传统社区对他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接着，被解放的个
体又逐渐融入都市的社会秩序。然而，这种融合和同化远不是一帆风
顺的。帕克也如齐美尔一样援引犹太人作为边缘人的典型，然而犹太
移民的自传中所呈现的生活状态更多地显示了一种分裂的张力，“他同
时生活在两种文化生活和传统之中。他既不愿脱离原本的传统，又因
种族歧视而无法真正被新的社会接受。他身处两种文化、两个社会的
边缘，这两者永远都不能完全融合”（犘犪狉犽，１９２８：８９２）。这种生活在两
种文化边缘的撕裂的痛苦塑造了典型的犹太人的精神状态，即沮丧、分
裂、不断的精神搅扰以及强烈的自我意识。

其次，“边缘人”不仅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还是一种独特的人格构
造。芝加哥学派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城市生活对人的秉性
（狋犲犿狆犲狉犪犿犲狀狋）与人格（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犻狋狔）的塑造。当人们离开原先生活的
传统社区进入都市生活时，新的互动形式带来的不仅是新的职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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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做出的社会形态学判断：人口密度的增加
有助于分工的发展），更塑造了新的人格类型（犘犪狉犽犪狀犱犅狌狉犵犲狊狊，１９２５：
４０）。早期的芝加哥城市民族志研究特别关心研究对象作为人的主观
体验：当一个人离开原本生活的社区进入都市生活时，他的人格和秉性
发生了何种变化。帕克写道，“迁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不能只是
泛泛地研究它的影响，比如体现在风俗和民德上的变化。我们需要去
设想它的主观面向，这些主观面向体现为人格的变化”（犘犪狉犽，１９２８：
８８７）。对于背井离乡来到都市中开启新生活的人而言，这种生活在边
缘的撕裂感并不仅仅是暂时的，而是持续的主观体验，甚至构成了一种
“边缘人”的人格特征。“这种文化的冲突发生在移民的心智之中，表现
为一种‘分裂的自我’，一个旧的自我和一个新的自我……他徘徊于原
本寄身的贫民窟的温暖和安全，以及现在身处的世界的残忍的自由之
间……对于边缘人而言，这种危机是永久的。结果就是这种存在状态
变成了一种持久的人格类型。”（犘犪狉犽，１９２８：８９３）

１．关于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理论根源的讨论，参见犎犪狀狊犑狅犪狊．犘狉犪犵犿犪狋犻狊犿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
犜犺犲狅狉狔一书第一章“犘狉犪犵犿犪狋犻狊犿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

如果说“陌生人”这一理论原型体现了芝加哥学派思想的德国根
源，“边缘人”相对于“陌生人”概念的改变则生动反映了其美国思想来
源，即实用主义。１首先，“边缘人”这一概念延续了实用主义对个体的
预设，即个体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狅犾狏犻狀犵）
的个体。帕克的前辈、芝加哥学派的精神领袖托马斯（犠．犐．犜犺狅犿犪狊）
在１９０９年出版的《社会起源》（犛狅狌狉犮犲犅狅狅犽犳狅狉犛狅犮犻犪犾犗狉犻犵犻狀狊）一书
中即指出，社会变化可以从主体的“关注”（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这一主观的维度
去研究（犜犺狅犿犪狊，１９２３：１７）。日常的习惯未被打断时，个体并不会关注
周边的社会环境；当危机降临，日常的习惯无法继续时，个体则会调动
自身的“关注”，并发明新的行为模式去应对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甚至
可以说是危机塑造了人的心灵。这种实用主义对个体的预设使帕克得
以将城市化的客观过程还原为边缘人遭遇的新旧经历相互冲突的“危
机”（犮狉犻狊犻狊）（犘犪狉犽，１９２８：８９３），以及个体解决这一危机的一系列适应行
为。而这些危机对边缘人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影响着他的心灵
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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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边缘人”这一概念对人格的强调在实用主义传统中同样有
其根源。米德在讨论“人格裂解”（犱犻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犻狋狔）这一概念
时指出，个体人格的结构与统一性和其所在社会群体的结构和统一性
是同一的。人格裂解则是一个统一的自我分成了许多不同的面向，而
每一个面向都对应着一个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犕犲犪犱，１９３４：１４４）。在
“边缘人”这一概念中，个体所属的新旧群体、新旧文化的碰撞通过旧人
格的裂解和新人格的形成得以体现。

我们看到，“边缘人”这一理论概念保留了“陌生人”概念对现代人
复杂生命经历的设定，即个体具有无法用现处的群体所覆盖与解释的
历史和未来。同时，实用主义的影响则体现在“边缘人”面临的巨大冲
突与危机及其人格形成过程之中。这种改造使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可
以立足于个体的主观经验和情感去讨论城市化与迁移这些宏大的社会
学命题，也影响着他们始终采用生命史的视角去讨论边缘人的生活。
三、生命史与生涯视角
“生涯视角”（犮犪狉犲犲狉犪狆狆狉狅犪犮犺）是由修斯（犎狌犵犺犲狊，１９５８）提出并熟

练运用的一种极具芝加哥学派特色的研究视角。该视角围绕着个体的
职业生涯（犮犪狉犲犲狉）展开，试图了解个体进入该职业之前的生活，进入该
职业之后在各个阶段发生的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对自我和对社
会世界的认知变化。有趣的是，这种视角并不限于对一般意义上的工
作的分析，修斯的学生们甚至用其分析吸大麻者（犅犲犮犽犲狉，１９６３）和精神
病患者（犌狅犳犳犿犪狀，１９６１）的生涯。

在芝加哥学派早期的作品中，我们已经能看到“生涯视角”的萌芽：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和学生们用生活史的方法记叙个体社会生活的展开
过程。托马斯和兹南尼基（犜犺狅犿犪狊犪狀犱犣狀犪狀犻犲犮犽犻，１９１８）对波兰移民的
研究以及托马斯对越轨女青年（１９２３）的研究中都贯穿了生活史的研究
视角。柯莱希（犆狉犲狊狊犲狔，１９３２）对出租舞厅舞女的研究以及安德森
（犃狀犱犲狉狊狅狀，１９２３）对流浪者的研究都以生命史的方法记录了个体一步
步走入亚文化的过程。这些研究相当随意地使用“生涯”这一概念，并
没有将其提炼为一种成体系的方法论（犅犪狉犾犲狔，１９８９：４４），但已经超越
了一时一地的视角，潜入研究对象的主观经验以描述他们对自身历史
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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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种生命史的视角绝非偶然，而是与芝加哥学派对于
“边缘人”的理论预设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芝加哥学派的生
命史研究方法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我们可以看到，以“边缘人”为对
象的研究已经体现了“生涯视角”最核心的特征。首先，边缘人的生命
体验突出地体现着新旧经历的冲突。个体脱离原本的社会群体进入城
市生活的社会过程常常表现为若干个不同的阶段（狊狋犪犵犲狊）。以舞女研
究为例，研究者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是：在舞女进入舞厅前，她的家庭生
活是何种状态？进入舞厅之后，舞女如何从只与白人群体交往逐渐发
展到只与黑人交往？舞女是如何从舞厅的新星逐步沦落为黑人区的妓
女？在不同阶段，舞女的衣着、妆容、语言以及自我认知发生了哪些变
化？对社会阶段以及个体社会地位变化的追踪是“生涯”视角最核心的
特征之一（犅犪狉犾犲狔，１９８９）。可见，这一视角的发展与“边缘人”分裂的生
命历史有深刻的关联。

其次，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对“边缘人”人格形成过程的关注使他们
潜入客观的社会地位背后，探讨个体对这一生命历程的主观体验和把
握。当一个人离开原本生活的社区来到大都市时，他并不仅仅处于一
种失范的原子状态。芝加哥学派在这一点上承袭了实用主义的传统，
有着比涂尔干更为乐观的判断。虽然新生活与旧生活之间有诸多矛
盾，但在摩擦和冲突中也暗含着新的可能性。按照帕克的理论，一系列
新旧经历的冲突塑造了“边缘人”新的人格，那么个体如何内在地认识
和把握旧的自我与新的自我？例如出租舞厅中的菲律宾客人，当早年
在家乡的雄心壮志遭遇都市生活中的情感沉沦时，他会抛弃旧的理想，
抑或压抑新的激情？又如被家人勒令离开舞厅的舞女，是选择做回听
话的女儿，还是离家出走在舞厅生活中逐渐成为老道的舞女？更重要
的，当他们如此处理新自我与旧自我之间的矛盾时，形成了何种人格特
征？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的相互渗透是“生涯”视角的另一重要特征
（犅犪狉犾犲狔，１９８９），正是对边缘人人格形成过程的兴趣使芝加哥学派的学
者们试图把握研究对象的主观视角，探讨个体对自身生命历程的把握
和理解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人格和自我认知。

在追溯了“边缘人”的理论原型建构以及受它启发的生命史研究视
角之后，本文将进一步梳理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和学生对三类人群的研
究：柯莱希对芝加哥出租舞厅中的舞女与客人的研究，肖（犘犪狌犾犛犻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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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中国洗衣工的研究，以及严景耀对北平罪犯的研究。结合对这
三个群体的对比研究，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通过这种融合了德国形
式社会学与美国实用主义思考的“边缘人”的视角去检视二十世纪初中
国人的生命史，这种理论实践对于我们理解彼时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有
何帮助？反过来，这种研究实践对“边缘人”的理论框架又有何挑战？
四、边缘人：芝加哥舞女与菲律宾客人
１９２５年，布济士（犅狌狉犵犲狊狊）的一名博士生柯莱希在导师的推荐下

得到了一份青少年保护协会（犑狌狏犲狀犻犾犲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的兼职
工作。柯莱希开始在芝加哥西部的移民社区中调查当地的“道德环
境”，并评估和处理当地居民的投诉。他逐渐发现当地很多年轻女孩的
越轨行为都可以溯源到一个机构，即所谓的“舞蹈学校”。这些夜幕中
的舞蹈学校实则是只允许男士入内的舞厅。这些通常由希腊移民开设
的舞厅专门招揽一些在常规舞厅不受欢迎或感觉不自在的客人，例如
亚洲人、欧洲移民甚至身体有残疾的客人。这些客人在付费入场之后，
可以以十美分的价格买到舞蹈券，每一张舞蹈券可以用来和自己挑选
的舞女跳一支舞。这些年轻貌美的舞女就像出租车司机一样，只能等
待客人挑选而不能挑选客人，也像出租车司机一样是按照里程（跳舞的
数目）计费，因此这些舞厅被称为“出租舞厅”（狋犪狓犻犱犪狀犮犲犺犪犾犾）。柯莱
希发现，这些初入舞厅时毫无社会阅历的少女在数年的舞厅生涯之后
大多沦落为黑人区的妓女，而舞厅的许多客人也被舞女压榨得身无分
文。出租舞厅作为一个典型的“道德区域”（犿狅狉犪犾狉犲犵犻狅狀）引起了柯莱
希的极大兴趣。红灯区、舞厅、俱乐部，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认为这些
区域有着与主流社会截然不同的道德准则，且人们在其中会形成一种
独特的人格和秉性（犘犪狉犽犪狀犱犅狌狉犵犲狊狊，１９２５：４３－４５）。１９２５年秋天，
柯莱希在布济士的指导下以客人的身份潜入舞厅，观察舞女与客人在
其中的社会生活。１９３２年，《出租舞厅：对城市生活和商业化娱乐的社
会学研究》出版，成为芝加哥学派城市民族志的经典著作之一。

柯莱希首先运用生命史的研究方法将观察的链条延长到舞女进入
舞厅前在家庭中的生活。根据他的观察，只有四分之一的舞女来自于
“正常”家庭，而超过一半的舞女来自于因父母一方的死亡、离异或是遗
弃而破碎的家庭（犆狉犲狊狊犲狔，１９３２：８１）。同时，舞女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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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其中有继父与女儿的冲突，也有成长于欧洲的父母与在美国出生长
大的女儿的冲突，还有生长于农村的父母与出生在城市的女儿之间的
冲突。这些家庭大多无法为女孩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也无法提供有
效的控制和指导。舞女初入舞厅，进入了和家庭不同的另一个社会世
界，舞厅令人目眩神迷的夜生活、轻易的物质收入甚至突如其来的名
誉，都使舞女感觉家庭生活越发不可忍受。她们起初试图对家庭隐瞒
自己的工作，称自己是舞蹈老师或夜班的电话接线员。但不可避免的，
她们的真实职业会被家人发现。这时，舞女几乎无一例外地面对着来
自家庭的反对。在乏味和令人失望的家庭生活与充满刺激的舞厅生活
之间，很多舞女选择了后者，她们中有些人只把家当作储存个人用品和
睡觉的场所，在心理上与家庭产生了距离，有些干脆搬离家庭与同伴一
起租住在舞厅周边的公寓中，在物理上离开了原本的家庭和社区。

柯莱希（犆狉犲狊狊犲狔，１９３２：８６）用“不断倒退的生命历程”（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狏犲
犾犻犳犲犮狔犮犾犲）来描述舞女离家后的生活。在这个非常形象的颇具“生涯”
视角精髓的理论模型中，舞女社会地位下降的客观过程与舞女主观的
人格形成过程相互交织。在第一个阶段，舞女因对家庭的种种不满而
离开家庭。进入出租舞厅的社会世界标志着舞女第二个人生阶段的开
始。在出租舞厅工作的舞女由于极具争议的工作性质而在原先的社区
中社会地位有所降低；但在新的社会世界中，她轻松地享受着远高于一
般工作的薪水，认识了形形色色的客人，并因年轻貌美又天真而饱受追
捧。这种生活对舞女而言充满了浪漫和兴奋，然而“新姑娘”不断地涌
入舞厅，舞女失望地发现她在舞厅中的地位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而下
降：以往追捧她的客人转向了新的姑娘，她能得到的舞蹈券越来越少。
在失望中，舞女找到了恢复自我社会地位的方法，即进入社会地位低于
白人的有色人种群体，这是她第三段人生历程的开始。当舞女开始接
受菲律宾人的邀请并与他们跳舞或外出时，她又成为了众人追捧的对
象。他们邀请她去中国餐厅吃饭，带她去黑人的夜总会跳舞，她因为恢
复了往日的地位而感到满足。然而，当她过多地接受菲律宾人的邀请，
她的菲律宾客人对她的热情也不可避免地减弱。最终，舞女只能进入
社会地位更低的黑人群体中谋生活，很多舞女最后沦落为黑人区的妓
女，这是舞女生命历程的第四阶段。在柯莱希的倒退模型中，我们可以
看到舞女客观社会地位的不断下降，从良家少女沦落为黑人区的妓女。

·０１·

社会·２０２０·４



在这个客观倒退的过程中，我们同时看到舞女独特的人格特征，“她们
试图解决自己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即是离开（犿狅狏犲狅狀），进入一个
新的群体、新的世界”（犆狉犲狊狊犲狔，１９３２：９１）。舞女因对家庭生活的不满
而离开家庭，同样，当她因自身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不满时，她的处理方
法是离开现在的群体、进入新的社会世界。

这种以离开原本的社会世界、抛弃旧自我的方式来适应新生活的
人生态度在出租舞厅的菲律宾客人身上同样明显。柯莱希在舞厅中结
识的菲律宾客人大多是年轻的学生，他们生长于深受西班牙殖民文化
影响的菲律宾，对美国社会充满向往，胸怀壮志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到
达美国之后，由于极端缺乏同种族的异性（根据柯莱希的调查，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旧金山与洛杉矶的菲律宾人口中，女性比例不到十分之
一），他们大多因婚恋问题而苦恼。当时美国社会盛行的种族主义阻碍
了他们与白人女性的交往，出租舞厅是他们唯一能够和白人女性接触
的场合。菲律宾小伙子们用各种方法讨舞女们的欢心，并以有舞女女
朋友为荣，但他们却经常被舞女利用，学费都被榨取一空。这种真心错
付的情感挫折使菲律宾年轻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整体变得压抑和挫
败。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他们调整的方法是逐渐远离在美国
与在菲律宾的亲人朋友，因为“他们总使他想起自己原本的雄心壮志”
（犆狉犲狊狊犲狔，１９３２：１６１）。这样与自己的过去切割的菲律宾人如此之多，
以致美国的菲律宾杂志上经常出现各种寻找亲人的启事，这一现象甚
至得名“消失的菲律宾人”。在相同的处境之下，一部分菲律宾人成为
“机会主义者”（犆狉犲狊狊犲狔，１９３２：１６３）。他们不愿再花费力气反抗种族主
义，找到了适应的方式———他们成为面向西语国家的出口商，或是招揽
说西语的墨西哥客人的医生。他们成了极端的个体主义者，对同胞的
命运毫不关心，甚至以旁观新来的同胞被舞女欺诈为乐，全然忘记了这
种遭遇原本也是自己痛苦的来源。这些机会主义者看似很好地适应了
美国社会，但柯莱希（犆狉犲狊狊犲狔，１９３２：１６５）认为，这“是以牺牲早年的理
想和道德标准为代价的”。

柯莱希运用生命史的方法描述的舞女与菲律宾人的人生状态都体
现出“边缘人”的特征：从社区到舞厅，从岛国到大都市，他们都经历了
新旧经历的冲突与新旧自我的分裂。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主观地处理
和把握这种分裂的方式导致了新的人格的产生。有趣的是，在这个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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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花缭乱的舞厅世界中，人们呈现的人格状态并非帕克所预想的沮
丧、搅扰和消沉，而是一种看似十分潇洒的漂泊状态，即柯莱希所勾画
的“离开”（犿狅狏犲狅狀）：从一个舞厅到另一个舞厅，甚至从东海岸漫游到
西海岸。舞女和菲律宾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靠不断地抛弃自
己的旧生活与旧自我的方式适应和融入新生活。当个体如此处理自己
的新旧经历时，呈现了一种流浪者或是机会主义者的人格。这是一种
无根的漂泊状态，在新旧冲突之中，以舞女和菲律宾客人为代表的陌生
人生生斩断了自己的根基。
五、旅居客：芝加哥的中国洗衣工
在芝加哥灯红酒绿的出租舞厅外不远处，是一些中国移民开设的

洗衣店。当路人路过这些洗衣店时，通过橱窗可以看到内部非常具有
中国特色的奇怪陈设。这些洗衣店店面不大，简单地用帘子区分了前
面的店铺与后面的住所，墙上挂着印有中国美人与风景的挂历，桌上摆
的是用来记账的算盘。店里的洗衣工有些还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
褂。他们似乎从来不休息，当其他的店铺都关门时，路人们还可以看到
中国洗衣工在不知疲倦地熨衣服。同样令美国客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
洗衣工的生活方式：他们几乎不和所在的社区发生任何生意之外的联
系。中国洗衣工不是在他的洗衣店中，就是在中国城中，只和自己同种
族的人交往。这些洗衣工在美国逗留了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年的时间，
但他们与国内的亲戚朋友的联系远多于他的美国邻居。

在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看来，中国移民是非常特殊的移民群
体，他们身处异国他乡却没有体现出边缘人通常所具有的人格的撕裂
感，而是固守中国的传统，生活在族人的社会世界中。布济士曾经说
过，“中国移民是与美国本土文化距离最远的群体，若芝加哥大学社会
学系没有中国研究生，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恐怕根本难以进行”（犜犮犺犲狀，
１９８７：狓狓犻狓）。１９３２年夏天，布济士遇到了一个聪明的中国小伙子，名
叫肖辰鹏（犘犪狌犾犛犻狌）。肖的父亲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洗衣工。肖从小由
父亲供读中国的教会学校，２１岁来到美国，正在芝加哥一边打工一边
读夜校。布济士试图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中国移民家庭，于是，他为肖
提供了奖学金，将肖录取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经历了芝加哥学派
理论与田野训练的肖最终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群体中。他的父亲和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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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是洗衣店的老板或合伙人，他自己曾经做过中国洗衣店的供货商，还
曾经作为社会工作者服务于这个群体。肖运用生命史的视角再现了与
美国社会隔绝的中国洗衣工的生命轨迹，明确指出中国洗衣工不是帕
克理解的“边缘人”。中国洗衣工“不是帕克所描述的边缘人，而是另一
种陌生人。他隔离于所处的社会，并且非常难以被同化。他是……‘旅
居客’。旅居客身处异乡多年，但仍然紧紧依附着自身种族的文化传
统”（犛犻狌，１９８７：４）。虽然和边缘人一样经历着新旧生命体验的冲突，
旅居客在新旧自我之间的选择和组织自身生命的方式与边缘人并不相
同：他并不试图在新的社会中寻求社会地位（犛犻狌，１９８７：２９４），在心理上
他也并不愿意作为旅居社会的永久居住者来组织自己的生活（犛犻狌，
１９８７：２９９）。虽然在新的社会世界已生活数十年，他却时时想要回到旧
的世界，而他组织生活的原则也全部来自于旧的生活世界。

和菲律宾人一样，中国洗衣工作为有色人种在美国社会的新生活
困难重重。首先，洗衣店是中国移民在美国狭窄的容身之所，也是他无
法突破的职业选择。最早的华工被美国铁路建设和金矿开采的工作机
会所吸引，从旧金山港口进入美国，并因勤奋而广受欢迎。在与白人工
人的竞争中，华工数次遭遇大规模的种族迫害，最终只能从事不受白人
工人青睐的洗衣工作。洗衣馆是洗衣工的安身之所，但也是他的“监
狱”。他像犯人一样没日没夜地劳动，始终无法突破洗衣工这一职业界
限。他的白人客人接受他的服务，因为这一职业卑微又不对其他竞争
者构成威胁。若华人企图拓展他的事业，不开洗衣馆或中国餐馆而开
药店，来自社区的敌意很快会导致店铺关门，因为在客人看来，“给人洗
脏衣服和给人开药的人毕竟应该完全不同”（犛犻狌，１９８７：２１）。其次，洗
衣工始终无法摆脱客人与邻居对他的刻板印象。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
电影中，以傅满洲为代表的邪恶人物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对华人的印象。
在他的客人和邻居看来，中国洗衣工是一个埋伏在黑暗巷子里把敌人
拖进密室割喉或是在敌人背后插刀，并且热爱吃老鼠的人。最后，即使
洗衣工不被客人和邻居当作坏人，也只会被他们当作一件“东西”。在
他们看来，洗衣工和洗衣店是同一样东西。“他履行了洗衣的目的和功
能，人们就把他这个人给忘了。人们丝毫不了解他的生活，他的家庭，
他在休闲时间做什么，他何时做工，他在想什么，等等。”（犛犻狌，１９８７：１３）
面对上述重重障碍，中国洗衣工并没有变成流浪者，也没有成为机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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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并不以否定旧自我的方式融入新生活，相反，他在踏上美国国土
的那一刻就开启了漫漫归途。原本的生活并不是洗衣工进入新生活的
拖累，而是他面对新生活的种种艰难时最重要的支撑。

从怀着“金山梦”踏上陌生国土的新手，到荣归故里的“金山客”，一
个中国洗衣工的生命呈现为若干阶段。几乎所有的中国洗衣工都来自
于距离广州数百公里外的四个县。洗衣工来到美国之前并非是穷困的
苦力，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靠着在美国当洗衣工的父亲或叔叔的支
持，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农村生活每况
愈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憧憬美国社会的物质生活，要求在美国的父亲
或叔叔负担高额的路费把他们带到美国，而将子代从中国带到美国则
是作为父亲和叔叔不容推辞的义务。因此，中国洗衣工与菲律宾学生
不同，他们并非以个体的形态进入这个陌生的国度，“在来到美国之前
和之后，中国洗衣工都不是一个个体，而是移民群体的成员”（犛犻狌，
１９８７：１０７）。到达美国的第一天，他就被接到父亲或叔叔的洗衣店并且
作为学徒开始工作。他发现洗衣工的生活和他憧憬的完全不同，日复
一日高强度的劳动比原本在家乡由父辈资助的生活艰辛数倍。但最初
的失望渐渐地被生活冲淡，他逐渐接受了父兄和族人的观点，努力调整
自己以符合他们的期望。他慢慢认识到并接受了中国移民在美国社会
的职业壁垒，学会了将注意力从这并不令人满意的事业与社会处境上
转移到一个新的、永恒的目标：“不管你做什么，努力赚钱和攒钱，带着
这些钱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中国”（犛犻狌，１９８７：１２０）。当他认可这句格言
并以此为原则生活时，他就从学徒变成了合格的洗衣工。

在美国生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新手”（狀犲狑犮狅犿犲狉）逐渐成长为
“老手”（狅犾犱狋犻犿犲狉）。这种成长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洗衣工适应了长时间
无聊的体力劳动，或是他可以熟练地洗衣熨烫。肖观察到，这种客观地
位的改变伴随着洗衣工主观视角的改变：他采纳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看
待他的工作，他的事业并不是“洗衣”，而是“回家”，即洗衣工是以“回
家”为目的来重新组织自身的工作与生活经验的。在洗衣工的美国客
人看来，与其他移民群体不同，中国洗衣工对于通过职业实现社会地位
上升并不感兴趣，他们“并不盼望着改变他的社会地位”（犛犻狌，１９８７：
１６）。根据肖的观察，他认识的每一个洗衣工都不是以“洗衣”来组织自
己的生活的，没有人想真正成为“成功的洗衣工”（犛犻狌，１９８７：１２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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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洗衣新手变成一个老手，他已经对生活进行了重新定义，一切努力
的目的都是“回家”。首先，洗衣工如此勤劳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
美国积攒财富，实现社会地位上升，而是为了寄钱回家。“我不工作，家
人就没得吃。”（犛犻狌，１９８７：１３０）他们要以自己的收入支持在中国的一个
大家庭的开支：负担儿子、女儿甚至侄子和侄女的学费，供他们读中学、
大学甚至研究生；他们也有义务帮助穷困的亲戚。其次，肖发现，即使
洗衣工学习新的技能或是更换工作，也不是为了提升他在美国的社会
地位。有些洗衣工会跨越洗衣工的职业壁垒去学习新的技能，他们学
习汽车修理、开照相馆或裁缝铺，甚至学做飞行员。这些新的尝试无一
不是为他们回国的生活做准备：缺乏其他技能的洗衣工在回国之后只
能逐渐消耗积攒的财富，因而掌握一项其他技能是归国后生活的保障。
洗衣工有时也会尝试开中国餐厅，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更加爱好厨艺，
而是他认为开餐馆比洗衣店赚钱更快，有助于他更快地攒足钱回国。
最后，肖发现，洗衣工事业的成败也是以归国和回家为标准来衡量的。
一个中国洗衣工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衣锦还乡，而滞留在中国城至死
都不能回家的“老华侨”是最可悲的人物，因为“在异国死去，在中国人
看来，是个悲剧”（犛犻狌，１９８７：１３５）。当一个洗衣工从新手成长为老手
后，他已经熟练地以“归国回家的可能性而不是洗衣本身，来组织自己
的生活”（犛犻狌，１９８７：１３６）。

对中国洗衣工而言，进入新生活并不意味着离开旧生活，相反，新
生活是旧生活的蚀刻：旧生活中的结构和线索像是重新被印在了一个
新的背景之中，本身并没有因背景的改变而发生任何变化。肖收集了
洗衣工与中国家人的大量通信，这些信件中展现了洗衣工的社会世界：
虽然他人在美国，他的社会生活却在中国。首先，洗衣工的父母、妻子、
子女、侄子侄女都有权利写信请求洗衣工的帮助。这些求助的信件涉
及日常供养、教育以及婚配的花销，而洗衣工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对
每个亲属负有不同的义务。其次，虽然远在美国，但作为家庭的家长和
经济支柱，他要负责做出家庭的重要决定，甚至还要调停妯娌之间的纠
纷（犛犻狌，１９８７：１６８）。最后，中国洗衣工另一重有趣的身份是“离家乡
绅”（犛犻狌，１９８７：１７０）。由于洗衣工对村庄的经济贡献较大，他们享有比
本地乡绅更大的权力，后者经常要咨询这些离家乡绅对村庄事务的决
断。周日下午，同一族的洗衣工们经常在中国城举办会议，为村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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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筹集款项以及议定村庄事务。洗衣工们为村庄捐款建立学校和阅
读室，修缮祠堂，修建广场，同时还筹措组织民兵，保卫村庄免受匪患
（犛犻狌，１９８７：１７３）。当村庄的公共福利和公共安全需要资金支持时，来
自同一宗族分散在美国各个城市的洗衣工大多会联合起来，克服彼此
的内部冲突，联合为村庄捐款。中国洗衣工在他的新生活中处于极端
的孤独和社会隔离状态，却将旧生活中的家族伦理和村庄政治生活蚀
刻在新的生活中。他始终是以中国村庄的生活形式来组织自己在陌生
国度的生活。

肖记录了中国洗衣工在美国大城市中作为“旅居客”的生涯。中国
乡村生活具有如此强大的形塑和蚀刻能力，在洗衣工进入现代都市生
活、从新手变为一名老手时，他非但没有抛弃他的旧生活，反而将新生
活变成了旧生活的复制。他将自己投入于自小生活于其中的伦理和社
会关系体系，以这种体验抗衡着来自于新世界的敌意和社会隔离，保持
着相对健全的人格状态。然而，在这本书若隐若现的背景中，我们也可
以窥见中国村庄正在卷入的种种危机：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内战以及日
本侵华战争时时威胁着村庄的安全；肆虐的匪患使不少农民背井离乡；
而来自西方的廉价商品不断冲击中国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导致无数家
庭的破产和颠沛流离。当农村的危机进一步加剧，村庄生活是否还能
保持其蚀刻和形塑能力？离家的人是否还能以自己原先的家族和村庄
生活来组织自己的生命体验，以抵御来到都市之后经历的种种危机？
六、命若浮萍：北平监狱中的犯人
１９２７年夏，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严景耀选修了“犯罪学与

刑罚学”课程，这门课使他对中国的犯罪和犯人产生了兴趣。为了搜集
资料，严景耀请他的教授通过司法部把他送进北平第一监狱做志愿犯
人。然而假扮犯人远比假扮舞厅的客人要困难很多，三个星期之后，因
为狱长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狱中犯人发现了他是个“假犯人”。严景
耀于是从“假犯人”变成了客人，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去、和任何犯人谈
话。在“禁止说话”的虐政之下，犯人都愿意和这位客人交谈。作为报
答，他则为他们向家里捎信，为被释放的犯人找工作，为他们的家庭不
睦和其他的事出力帮忙。严景耀起初用一份自己设计的问卷对犯人进
行访谈，把与问卷无关的事实放在“备注”里。渐渐地，他发现最好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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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往往在备注里，于是放弃了问卷，以一般问题为基础，顺其自然地谈
下去。１９３０年，在与一个土匪头目交谈时，严景耀意识到他的故事不
仅是个人的传略，还反映了整个时期的社会现象。“我注意到搜集他的
生活史，累积其他犯罪者生活史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我结束我的研究
时，我开始学会了一些如何作研究工作之道。”（严景耀，１９８６：２１２）

严景耀在芝加哥大学受到的训练让他更加确信了生活史研究方法
的重要意义。１９３１年，严景耀赴美学习，１９３４年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
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将严
景耀的博士论文与其在燕京大学完成的学士论文《北京犯罪之社会分
析》（严景耀，１９２８）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篇文章同样研究中国的犯
罪和罪犯，后者依靠统计数据描述了罪犯的数量、犯罪种类、犯人的年
龄性别、犯罪的地点与原因；前者除了大量引用芝加哥学派城市与犯罪
研究的文献之外，突出的特点是以案例的形式呈现了上百位犯人的生
命历程。芝加哥学派的学术训练使严景耀重新认识到生命史视角对于
研究中国罪犯的重要性，并注重分析罪犯的生命经历中新旧经历的冲
突。这种冲突在中国罪犯的生命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是
因为，“一个中国的罪犯在自己的一生之内同时经历了旧的和新的情
况，而在其他国家，这些变化可能历经几代才能完成”（犢犲狀，１９３４：
２９８）。

如果说芝加哥学派的训练使严景耀意识到生命史视角的理论意
义，那么反过来，严景耀基于中国罪犯生命史的调查也丰富了“陌生人”
这一理论模型。在中国罪犯的生命历程中，严景耀发现了“新生活”与
“旧生活”超越个体层面的含义。严景耀研究的罪犯通常是背井离乡来
到城市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和舞女、中国洗衣工一样是齐美尔笔下
的陌生人。然而，这些陌生人的旧生活与新生活却并不仅仅是个体的
历史和现实：历史是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传统，现实生活则是中西文化接
触与冲突的阵地。严景耀写到，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家族是社会的心
脏，它不但规定着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还为成员提供基本的物质保
障。家族甚至与人们最基本的对时间的感知息息相关：在种种家族的
仪式中，时间的绵延和家族血脉的传承是合二为一的（犢犲狀，１９３４：
２９９）。然而，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家族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单
元逐渐失去了活力。首先，中国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战败激发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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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团结的意识，并且迫切地想要采纳西方的政治组织原则，将国民从家
族成员塑造为政治公民。其次，西方的工业品输入逐渐摧毁了农村经
济，不断下降的价格使农村手工业无利可图，以家族为单位的生产单元
无法存续。同时，离乡贩卖洋货的农民发了洋财，他们从那些因洋货充
斥市场而贫困的农民手里买来大片土地。“中国四千年来建立起来的
稳定的经济均衡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被摧毁了。”（严景耀，１９８６：
６８）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失去生计和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这种
农民将农村的一切卖掉并进入城市的永久性迁移，与此前一直存在的
农闲时期的季节性迁移，或是由灾年或内战引发的短时期迁移完全不
同（严景耀，１９８６：６９）。背井离乡的农民无法再以家族为原则组织自己
的生命经历，“形塑了中国人行为数千年的神圣的‘礼’，以及与其相符
的生活方式，在这些新的变化之下开始土崩瓦解”（犢犲狀，１９３４：３０１）。
在帕克的“边缘人”模型中，个体在新生活与旧生活之间难以抉择，而在
严景耀所研究的囚犯的生活中，个体几乎毫无选择：他的旧生活几乎全
部被他面对的新处境所摧毁。他并不是自由选择离开犹太人聚居区或
菲律宾群岛的人，他从旧生活中被连根拔起，抛进了新的都市生活，在
其中无依无靠、命若浮萍。

那么，失去旧生活对于这些背井离乡之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
洗衣工在美国都市生活中的“旅居客”心态完全不同于“边缘人”，是因
为他始终秉承着村落中以家族为核心的生活方式。那么，当乡土和家
族被摧毁，中国人是否可以彻底摆脱旧生活的束缚，获得解放，从“旅居
客”变为“边缘人”呢？严景耀的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
案：相比于变成拥抱城市生活的边缘人，背井离乡的农民更可能迫不得
已沦为罪犯。严景耀所研究的罪犯对都市生活的不适应
（犿犪犾犪犱犼狌狊狋犿犲狀狋），并不是因为他被旧生活的原则所束缚，恰恰是因为
他失去了旧生活与旧自我。

严景耀发现，很大一部分犯罪缘于新式法律与传统道德的冲突，基
于家族伦理的正义之举在新社会中却成了犯罪行为。严景耀在监狱里
遇到一个患了精神病的罪犯，他患病的原因很令人感慨。他的父亲为
人所杀，凶手被判了十四年徒刑，然而一年后凶手遇到大赦出狱，回到
了原来的城镇。亲友都鼓励他去杀死凶手，为父报仇。他接受了建议，
杀死了凶手并去警局自首。他以为自己会被誉为孝子，却被判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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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法理解这一判决，在狱中日日哭诉，最后患了精神病（严景耀，
１９８６：１４５）。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复仇的责任和亲属等级直接相关。
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寝苫枕块，刻苫自誓，处心积虑，一意报仇”
（瞿同祖，１９８１：６９）。虽然私自复仇有悖于法律，但复仇主义深入人心，
不但读书人对复仇者充满同情和赞扬，有司法责任的官吏也是如此。
这些为父复仇之人往往能够得到标榜以孝治天下的皇帝的赦宥。他们
常被封为孝子，不但不被降罪，还会被褒奖（瞿同祖，１９８１：７７－８０）。然
而，新的法律却将国家的统一完整置于家庭团结的伦理之上，因此，虽
然罪犯杀人是为了“尽子责”，依然被认定犯了杀人罪，并不会获得法外
开恩的优待（严景耀，１９８６：１４５）。在这个极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基于
家族主义的责任和义务被新的法律所取代，罪犯个体及其所处的社区
对此都无法适应（他的亲友都认为他是无辜的），最后罪犯成了精神病
人，终日喊叫“你们讲理吗”。当新的社会要求个体服从完全不同于家
族主义伦理的一套新法律时，这个犯人失去了理解世界的方法，最终丧
失了理智。

当背井离乡的农民永久性地进入都市生活，他们离开了乡土和家
族，不但失去了赖以组织生活的原则，还失去了生活最基本的保障。有
一类犯罪的直线增长最能反映这一问题，“近年来，妇女拐骗犯的数量
在增长。让人吃惊的是，在北平，２９４个妇女拐骗犯中１１９个都是寡
妇。我们还很惊讶地发现，在这些犯案的寡妇中，７１％的人超过了五十
岁，这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是非常高的年纪了”（犢犲狀，１９３４：３０３）。在北
平监狱中，严景耀遇到了一位五十二岁的老妇，她在三十四岁时和丈夫
离开河南农村来到北京。她丈夫当苦力，她为人缝缝补补，还能有些积
蓄。他们拼命干活，想多攒钱，因为“总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乡买回
自己的地，这辈子过个舒服日子”。然而她的丈夫病了，治病把积蓄都
花光之后，他死了。丈夫死了之后，她“没有指望了”。她知道如果在老
家，她的侄子和亲戚会帮她的忙，但是河南太远了，她回不去。她没有
工作，无法养活自己，最后去拐骗了三个姑娘，被关进了监狱（严景耀，
１９８６：３０）。这位寡妇曾经将回到家乡、赎回土地作为在城市中生活的
目的，但在丈夫去世后，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无法回去了，陷入了绝
望。当个体陷入危机时，曾经家族可以为个体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
在妇女失去丈夫时，农村中的家族会帮助她们维持生活。但是，当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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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村的家族失去联系，独自漂泊在城市里，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慈善
机构可以收留她时，“犯罪就成了唯一解决温饱问题的出路”（犢犲狀，
１９３４：３０６）。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旧生活中
基于家族主义的责任和权利在新生活中不复存在，个体因此陷入了巨
大的危机，无法适应新生活，并极有可能走向犯罪。

严景耀观察到，并非所有犯罪都是因为个体无法适应新生活，有些
犯罪恰恰体现了罪犯对新生活的积极适应，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各
种帮会组织。然而，这种积极适应和“边缘人”舍弃旧自我、斩断旧生活
的适应完全不同，帮会组织的核心原则恰恰是要在新的都市生活中恢
复家族主义的伦理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民与匪的界限向来非常模糊。
灾年的时候很多灾民为生计而做土匪，但收成好的时候又会做回农民，
回家种地（严景耀，１９８６：８８－８９、９７－９８）。然而，这些以匪帮为代表的
犯罪组织有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扩大的趋势。“原先，犯罪组织是窝藏
村庄中反叛分子的秘密社会。现在它们在城市中建起总部，成员辐射
整个社区，控制鸦片运输、赌博、妓院，与政客相互勾结以保护生意。这
些犯罪组织在社会中找到了新的功能，并且积极调整自身以应对新的
需求。”（犢犲狀，１９３４：３０７）严景耀记录过一个从北平侦缉队员沦为哥老
会会员的罪犯的生活史。这名侦缉队员为了寻找情妇从北平来到张家
口，却发现既寻不到情妇也寻不到朋友，更找不到生计。这时他遇到一
个旧友，旧友热情地带他去一家羊肉馆吃饭，数次吃饭都不用付饭钱，
后来他得知这是哥老会这个犯罪组织的总部，工作人员均是小偷和强
盗，白天做生意，晚上去偷盗。在密切观察了这位前侦缉队员一段时间
后，他的旧友终于引他见了哥老会的头目，也是羊肉馆的掌柜。他对掌
柜行了叩拜之礼，磕头认了师傅，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钱大家
使，一辈子同甘共苦”。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前侦缉队员成了职业小偷，
每回所得均交给哥老会，个人花费全部由会里发配。会员之间是朋友
关系，相互帮助，个人之间是否相识并不重要，只要用暗语沟通了关系，
就是最亲密的朋友。严景耀对日益猖獗的犯罪组织做出了有趣的评
价。他认为这种组织显示了个体“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发展出了新的欲
望和新态度”（犢犲狀，１９３４：３０７），但这种“新欲望”和“新态度”的内容却
并不新，因为人们要求的是“恢复在旧秩序被颠覆的过程中失去的价
值”（犢犲狀，１９３４：３０８）。哥老会中大家庭的关系、师徒的关系和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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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都是儒家所提倡的五伦关系。在大都市中，哥老会正是依托家族
主义的伦理和道德来拓展自己的业务，实现了组织的不断壮大和对现
代都市生活的适应。
七、“文明”：“陌生人”的历史维度
上文将二十世纪初三类都市陌生人的生命历程串联起来，展示了

人们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都市生活的不同状态。可以看到，中国洗衣
工与中国罪犯并不像帕克所构想的“边缘人”（如舞女与菲律宾客人）一
样以舍弃旧生活（犿狅狏犲狅狀）的方式进入新的都市生活。相反，他们展
现出的是对乡土和家族的执念，以及以旧生活中的道德和伦理原则容
纳新生活的实践。在离开乡土社会进入现代都市生活时，中国人为何
表现出明显不同于“边缘人”的特征？笔者尝试从“边缘人”这一概念的
历史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按照帕克的理论，“边缘人”诞生于由战争和入侵带来的不同文明
的接触。随着一个民族的入侵，一种新的、更加自由的文明摧毁了之前
的旧文明，将其中的个体解放出来，使他们进入一个更加世俗和自由的
社会。日耳曼人入侵爱琴海，摧毁了原本的部落习俗和宗教信仰。从
对自然与神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的人们为了自卫建造起城邦，在城邦中
人们的思想被解放，哲学由此诞生（犘犪狉犽，１９２８：８８９）。在西方文明的源
头，希腊人是“边缘人”的原型，他带着对旧部落的记忆进入了城邦生
活，从旧生活中解放而创造了新文明。在一次次的战争、入侵、人口迁
徙中，新文明不断摧毁旧文明，创造出一批又一批的“边缘人”。而二十
世纪初的美国正是这一过程的再现，“最先在希腊发生的过程又在欧洲
与美国发生了”（犘犪狉犽，１９２８：８８９）。帕克的这一解释赋予了“边缘人”这
一理论模型以丰富的历史内涵。在个体的“新自我”和“旧自我”之间，
在他的新旧生命经历之间，折射出西方所特有的文明更迭的历史。而
中国洗衣工和中国罪犯面对都市新生活的方式，是否与中国这种文明
形态有关呢？
１９３２年秋天，帕克应邀来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开设“集合行

为”及“社会学研究班”两个讲座。他在华仅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却给中
国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帕克带来了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
究方法，还亲自将学生们带出了未名湖的世外桃源，让他们看到了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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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民窟，甚至八大胡同的红灯区（费孝通，１９９４：１）。同时，帕克也真
真切切地接触到了中国人。他接触到了来自中国各省的学生，北平与
上海街上的路人，他甚至访问了北平的监狱，和严景耀研究的犯人见了
面（周叔昭，２００２：２５）。帕克观察着这些人所展现出来的态度，思考着
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他的文章《论中国》中，帕克写下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中国
就是这一种有机体，在它悠久的历史中，逐渐生长，并逐渐扩张其疆域。
在此历程中，它慢慢地、断然地，将和它所接触的种种文化比较落后的
初民民族归入它的怀抱，改变他们，同化他们，最后把他们纳入这广大
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复合体中。其他民族常靠征服而生长，或以武力
加诸邻邦，或以政治的制裁力来对付征服的人民。这就是欧洲人所谓
国家的那种制度形成的方法。而中国却是以文化影响所及的范围扩大
而生长的，出之以同化的手段，不但他们的邻邦，就是征服他们自己的
人民，亦因而被纳入他们自己的社会及道德的秩序中”。因而，与西方
帝国不同，中国的本质并不是政治国家，而是一种文明形态（帕克，
２００２：１８）。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在遭遇新的文化形态时，并不抛弃
自身的特征，也并不以战争为手段征服对方，而是以同化的方式将对方
纳入自身的社会和道德秩序中。有趣的是，无论是身处陌生国度的中
国洗衣工，还是背井离乡的中国农民，他们作为都市中的陌生人接触新
的都市文化和都市生活时，所展现的正是这种将新生活纳入原先的道
德秩序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努力。
八、结论
本文指出，由“陌生人”演变而来的“边缘人”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具

有十分丰富的意涵，融合了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和美国实用主义对人
的预设。它发源于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充分承认现代人的自由和
复杂的人生经历。边缘人是在城市中漂泊的人，随时可以到来也随时
可能离开，他有着城市生活之外的人生经历，他是带着这段记忆和历史
进入城市的。这个概念还饱含着实用主义对人的预设，即每个边缘人
都要面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张力，这种新旧自我之间的断裂构
成了一个有待个体解决的“问题”。个体不断应对和处理这种危机，逐
渐形成了新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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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时指出，经常被早期芝加哥学派学者使用的生命史的研究
方法正是基于“边缘人”这一概念对现代个体的预设。由于“边缘人”的
各个生命阶段之间充满张力，生命史的方法试图复原生命的各个客观
阶段；由于“边缘人”始终面对并处理新旧自我之间的张力和由此引发
的危机，生命史的方法试图探索个体对自身新旧经历的主观态度，在此
基础之上形成对个体人格的描述。

不能忽视的是，“边缘人”这一概念还暗含着西方历史演变的线索。
西方历史中基于战争和入侵的新旧文明的更迭奠定了个体新旧经历更
迭的基调：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个体从旧文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融
入并主动创造新文明。相应的，当边缘人进入都市时，他抛弃了旧的自
我与旧的生活，努力融入新的都市文化，并逐渐形成了新的人格。

当我们试图用“边缘人”的视角与生命史的研究方法串联起二十世
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对三类都市陌生人的研究时，这一理论视角显
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理论生命力不仅表现在舞厅研究中舞女与菲
律宾客人符合“边缘人”预设的生命状态，更反映在中国洗衣工与中国
罪犯与“边缘人”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不同的态度和人格恰恰
通过“边缘人”这一理论视角得以彰显。正是通过“边缘人”这样一个基
于德国与美国社会理论以及西方文明历史形态的理论视野，我们看到
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乡土和家族对于漂泊异乡和背井离乡之人的意
义：对这些都市中的陌生人来说，乡土和家族远不是束缚，而是适应新
环境的基础。无论是到美国的中国洗衣工，还是北平监狱中的囚犯，都
力图以传统生活的道德秩序去吸纳新的生活。不同的文明形态作为底
色，人们面对新旧经历的冲突时，呈现的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２．关于西方社会学概念与中国经史传统在学者思想内部冲突的讨论，参见笔者的文章《社会
结构与儒家理想：瞿同祖法律与社会研究中的断裂》（杜月，２０１２）。

二十世纪初，留学欧美的中国社会学家们也是身处异乡的陌生人。
他们大多熟谙中国的经史传统，又学习了一套完整的西方社会学概念
与知识体系。这时他们也面临一个困境：在试图解释中国的社会事实
时，是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替代中国的经史传统，还是依循后者抗拒前
者？２严景耀基于“边缘人”的理论视角对中国罪犯的研究至今仍给我
们很大启发：运用来自芝加哥学派的生命史的方法由个人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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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勾勒出社会的变迁，在结论中却呈现极具经义内涵的家族主义的
道德秩序坚韧的生命力。在依然面临这一困境的今天，以“边缘人”为
代表的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视角也许仍可作为他山之石，帮助我们
贯通本土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并赋予社会事实丰富的解释与有
趣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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